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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从不说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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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的清晨，天还没大亮，93 岁的祖父已经穿戴整齐，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摩挲着那根用了多年的拐杖。6
岁的小禾被她的奶奶从热被窝里抱出来，睡眼惺忪地打着
哈欠。

“快些快些，立冬不喝头脑，一个冬天都欠着暖意。”祖
父的声音在寂静的黎明里格外洪亮。我搀扶着 70 多岁的
父亲——他的腿脚近年来越发不便了。母亲轻声念叨着：

“ 要 是 小 禾 妈 妈 在 就 好 了 ，偏 赶 着 立 冬 这 天 还 在 北 京 培
训。”我的爱人已经在外学习半个月了。昨晚视频时，她还
念叨着太原的头脑，说北京的早餐虽丰富，却总缺了这口
地道的药香。

我们一家四代住在城东。祖父和他的小儿子，也就是
我的父亲一起居住，方便照顾。乘电梯下楼时，不锈钢门
映出我们一家人的身影。祖父望着自己的影子，忽然笑了
笑：“我爷爷那会儿，去清和元还得坐马车呢。”

从我们家到柳巷北路的清和元 ，不算太远，开车也就
五六分钟。清和元这家老店始于明崇祯五年（1632），最初
是阳曲县回族朵氏家族经营的一家清真羊杂小店。相传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医学家傅山为调理母亲虚弱的身体，
精心配制了“八珍汤”，这就是“头脑”的前身。后来，傅山
将这道药膳配方传授给朵氏，并提笔写下“清和元”三字作
为店名。

我们一家四代五口人天微微亮时来到了清和元，这里
的经理热情地和祖父打着招呼：“老爷子，您来啦！老位置
给您留着呢！”一股混合着黄酒、羊肉、黄芪与良姜的温暖
的馥郁香气，立刻将我们包裹。这香味，就是“头脑”的灵
魂，是太原人冬日清晨最熟悉的味道。店堂里人声鼎沸，
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主顾，也有像我们这样携家带口的。
大家呼噜呼噜地吃着，聊着家常，呵出的白气与碗里冒出
的热气交融在一起。祖父不用看菜单，便熟稔地吩咐：“四
碗 双 碗 ，一 壶 烫 得 热 热 的 黄 酒 ，一 碟 腌 韭 菜 ，一 笼 羊 肉 烧
卖。”第一次来喝头脑的小禾扒着桌沿，好奇地瞅着邻桌蓝
边海碗里那乳白色的糊羹，吸着小鼻子问：“太爷爷，这个
白乎乎、闻着有点药味的东西，为啥叫‘头脑’呀？它长得
一点也不像脑袋瓜。”

祖父呵呵地笑了，用他那布满老年斑却宽厚温暖的手
掌，轻轻抚摸着重孙女的小脑袋：“这叫‘头脑’，是因为吃
了它能让人长精神、添元气。”

服务员端 上 四 个 沉 甸 甸 的 海 碗 ，乳 白 色 的 糊 羹 里 ，浮
着 三 块 炖 得 烂 烂 的 羊 肉 、还 有 莲 藕 和 长 山 药 。 旁 边 配 着
一 小 碟 切 得 极 细 的 腌 韭 菜 ，碧 绿 生 青 ，看 着 就 惹 人 喜 爱 。
还 有 一 壶 烫 得 恰 到 好 处 的 黄 酒 ，酒 香 清 冽 。 祖 父 先 不 忙
着动筷，他端起酒杯，浅浅地呷了一口，然后看着我们，目
光 变 得 深 沉 了 些 ：“ 傅 山 先 生 不 光 是 孝 子 ，还 是 有 大 骨 气
的人。明朝亡了，他宁可隐居行医，也不做清朝的官。这

‘ 头 脑 ’当 初 又 叫‘ 八 珍 汤 ’，后 来 改 名 ，有 人 说 ，里 头 或 许
也暗含着让同胞们吃了之后，身子暖，头脑清，不忘根本的
意思。”

我听 着 祖 父 的 话 ，看 着 眼 前 这 碗 看 似 寻 常 的 糊 羹 ，心
里 忽 然 觉 得 沉 甸 甸 的 。 它 不 再 仅 仅 是 一 种 小 吃 ，它 承 载
着 近 400 年 的 时 光 ，里 面 有 孝 道 ，有 医 术 ，有 气 节 ，有 一 种
文 化 的 根 脉 。 这 传 承 ，无 声 无 息 ，却 如 这 碗 羹 的 温 度 ，绵
长而深厚。

母亲开始细心地帮小禾把碗里的“头脑”搅凉，又夹起
一块羊肉，仔细吹了又吹，才送到她嘴边。父亲则给祖父
的碟子里添上碧绿的腌韭菜，轻声说：“爸，您趁热吃。”小
禾学着太爷爷的样子，用小勺子舀起一勺，鼓起腮帮子认
真地吹气，那稚嫩又专注的神情，引得祖父脸上漾开慈祥
的 笑 意 。 他 拿 过 我 们 每 个 人 的 小 碟 ，都 拨 了 些 腌 韭 菜 进
去，说：“这腌韭菜是药引子，一定要拌进去吃，既解腻，又
提 鲜 ，能 让 滋 补 的 效 果 更 好 。”白 色 的 糊 羹 拌 上 翠 绿 的 韭
菜，顿时生动了起来。

小禾 吃 得 鼻 尖 上 冒 出 了 细 密 的 汗 珠 ，小 嘴 周 围 也 沾
了 一 圈 白 糊 糊 。 她 抬 起 头 ，乌 溜 溜 的 眼 睛 望 着 祖 父 ，天
真 地 问 ：“ 太 爷 爷 ，你 像 我 这 么 大 的 时 候 ，也 来 这 里 吃‘ 头
脑 ’吗？”

祖父的眼神恍惚了一下 ，仿佛透过那层水汽，看到了
很久以前。“来啊，”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悠远，像从岁月深处
传来，“那会儿，是我的爷爷，牵着我的手来的……”

一碗“头脑”下肚，配上温润的黄酒和鲜美的烧卖，浑
身都暖洋洋的，额角也微微见了汗。外面的寒气似乎已被
彻底隔绝。小禾吃饱了，开始摆弄桌上的筷套，笨拙地把
它折成一只小船。祖父慈爱地看着她，喃喃自语道：“人这
一辈子，图个啥呢？不就是冬日清晨，一家人能齐齐整整、
热热乎乎地坐在一起，吃碗安生饭嘛。”母亲轻声接了句：

“等小禾妈妈回来，咱们找个周末再补一次。”祖父点点头：
“是该这样。”

走出清和元，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我走在祖父、父亲、
母亲和小禾的身后，拍下一张温暖的照片，发给了在北京
的爱人，附言道：“立冬安康，全家都念着你。”

“ 小 禾 妈 妈 回 来 后 ，我 们 一 家 人 整 整 齐 齐 的 ，再 来 一
次。”在路口等绿灯时，祖父回过头，对我们所有人，又像是
对自己说。小禾紧紧抓着他的手，用力地点着头。

我知道，这不只是一家人一起吃早餐的简单约定。它
更是一种承诺，是对一种味道、一种情感、一种生活方式的
接力。就像清和元门匾上那三个被岁月磨洗却依然清晰
的鎏金大字，就像这碗头脑的配方，历经十几代人的坚守
而风味如一。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的爸爸，有点呆，还有点萌，于是世界上有了“呆萌”
这个词。

我出生的时候，从高高的云上选择了我的爸爸妈妈。
我不仅选择了他们，我还看上了爸爸帅气的脸庞，浓眉小
眼，皮肤白皙，一头卷发。于是，世界上有了另一个和爸爸
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庞。于是乎，我也拥有了奇怪的名字：

“大蝌蚪眼眼”，以此证明——我有一双远远大过爸爸的眼
睛。妈妈呢，闲来无事总是瞅着我，想从我眼睛上看到她
双眼皮的痕迹，这有条线？哦，不是。她只好每每作罢。

长这么大，爸爸好像从不说爱我。但他从小用两只大
手拥我入怀，有时拿“落地醒”的我没招，硬是“飞机抱”我
一夜夜，只为让剖腹产睡眠不足的妈妈多休息一会儿。就
这样，他满头大汗地在地上踱步到天亮，也执拗地不和妈
妈交接带我。

爸爸从不说爱我。但他再忙再累，都要每周抽出一天
陪我出外玩耍，还给我买了游乐场的年卡。不仅如此，还
给身边的家人都买了年卡，仅仅是为了家人多相聚，尽可
能多地陪伴我成长，用爱将我暖暖包围。

爸爸从不说爱我。但他出差时间再紧，都会给我带回
一个小玩意儿或是零食。那天妈妈问我，这个世界上有圣
诞老人吗？我坚定地回答：有啊。是啊，我的爸爸，就是我
的守护神。不擅长制造仪式感的他，却总是在不经意间，
带给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和惊喜。

爸爸从不说爱我。他回到家，总是先让家人吃饭，让
我挑爱吃的，然后自己打扫“残局”。这遗传了我的爷爷，
是难能可贵的品德。那些没有皮的鸡翅、丢了肚子的鱼、
剥成渣渣的蛋糕、不忍直视的饭菜，等等，都是爸爸的盘中
餐，他却甘之如饴。

爸爸从不说爱我。那些高难度的跳高练习、单杠、双
杠，爸爸都托着我的小屁股，一遍遍碎碎念地鼓励我前
进。我从爸爸这里，渐渐知道勇敢的含义。最近我在幼儿
园的体育课上表现也越来越好了。

爸爸从不说爱我。但只要我大喊一声：爸爸！他就会
从天而降。只要我跑得要一溜烟不见的时候，我一回头，
爸爸百米冲刺准紧紧跟在我的身后，甩也甩不掉。

爸爸从不说爱我。有时候我会顶嘴耍浑，爸爸佯装生
气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但最后爸爸拗不过我，我以魔法打
败魔法，他先笑了，只好作罢。我也笑了。

爸爸从不说爱我。他看起来粗枝大叶，其实比谁都细
心。在我生病的时候看起来不担心我，其实比谁都上心。
有时看起来凶凶的，其实比谁都更暖。看起来闷闷的，其
实内心最柔软。他习惯了从他的表情包里，拿出一个个面
具戴上，但好在都被我识破了。

爸爸从不说爱我。他尽力维护着家。当家里遇到困
难时刻、家人遇到难题，他总是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看穿
所有的脆弱与逞强，用行动来作最坚强的依靠。这时，那
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都变得不堪一击。

爸爸从不说爱我。嘴上说让我肆无忌惮地玩，其实热
衷于给我买书。幼儿园老师让读的绘本，总是第一时间打
印回来，支持我阅读打卡。

爸爸从不说爱我。他很少放声大笑，总是微微一笑，
很倾城。这么搭配似乎不对。很狡黠？ 不对。还是用：
很温暖吧。

爸爸从不说爱我。但值得写一篇小文，谨记我们在一
起的岁岁年年。我也将此作为爸爸 40岁生日礼物。

前 些 日 子 ，我 与 山 西 杏
花 诗 社 的 几 位 诗 友 ，应 邀 前
往市郊刘家堡的慕白工作室
小聚。

慕白是诗友朱建华的笔
名，取自母亲姓氏“白”，她还
自 取 字“ 韵 之 ”，号 怡 韵 轩 主
人。身为山西杏花诗社副社
长、省政府文史馆员的她，爱
好广泛且造诣深厚：诗词创作
以 填 词 为 主 ，古 琴 偏 爱 弹 奏
《流水》《春江花月夜》等经典
曲目，书法尤擅大篆与隶书，
篆刻则精于古玺与汉印风格。

我唯有 在 诗 词 创 作 上 能
与她略作交流，更多时候，是
专 程 到 她 的 工 作 室 开 阔 眼
界 ，或 是 在 浸 润 着 古 韵 的 场
合 ，聆 听 她 自 弹 自 唱 。 记 得
有 一 次 讲 座 中 ，她 结 合 自 己
的 诗 词 歌 赋 创 作 ，展 示 了 多
幅 手 写 长 卷 ，还 吟 唱 了 李 清
照 的《凤 凰 台 上 忆 吹 箫》、柳
宗元的《渔翁调》等作品。大
家看得尽兴、听得入迷，仿佛
置 身 于 潇 远 疏 淡 的 意 境 之
中 ，真 不 舍 得 让 她 停 下 。 那
天 我 特 意 发 了 朋 友 圈 感 慨 ：

“没来的人可要后悔啦！”
慕 白 曾 举 办 过 多 次 画

展 ，我 几 乎 每 次 都 会 到 场 。
她 总 客 气 地 说“ 又 麻 烦 你
了 ”，我 则 真 心 回 应 ：“ 到 你 这 里 ，是 来 净 化 心 灵
的。”有一次画展上，她展出了 50 幅作品，分为多个
系 列 ——《问禅》6 幅、楚辞《香草》10 幅、琴曲小作十
余幅、写生画作 10 余幅。我虽是艺术门外汉，却总能
被作品触动：画面虽静谧，我的心却似有回响。她用
诗心与画笔构筑的世界，不仅有线条的勾勒、墨色的
浓淡，更有一种灵动之气扑面而来。我望着她，再看
看画，满心想问她灵感源自何处，却又怕显露自己的
外行，终究没好意思开口。

我已记不清她上一个工作室的具体位置，只记得
那里的环境格外舒心，让人来了还想再来。当时她的
工作台上，摆放着 64 枚篆刻作品、两片手工唐瓦和几
本线装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晋石易悦”组印，一排
排陈列着，气势十足，我不禁脱口赞叹：“真像兵马俑！”
这组印作着实奇妙：“晋石”便是山西的石头，她从山里
捡回数十块石料，切割成鸡蛋大小，再用砂纸打磨出平
面，便是篆刻的坯料；“易悦”则是她在钻研《周易》卦象
中升华灵魂，每刻好一方、蘸泥盖印时，都满心愉悦，全
部完成后还顺口吟出了抒怀诗句。从工作室出来后，
我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晋石易悦”何其妙》，记录这份
震撼。

如今，我又要探访她的最新工作室了。为何将新
工作室选在市郊刘家堡？我忍不住向她发问，她只笑
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车驶入刘家堡，我瞬间便懂
了——这里不仅是明代大学士王琼的家族宅院遗址，
还是非遗文化街区，街巷两侧的建筑皆是精致的明清
传统风格，满是浓厚的文化底蕴。看到慕白工作室的
门脸时，我随口问她是否存有与室内风格契合的外景
照，她当即发来一张，照片里大红灯笼高高悬挂，一条
街巷都透着过年般的喜庆，每个院落、每处建筑都蕴含
着独特的文化寓意，氛围感十足。

工作室是一间 100 平方米的大房间，被她布置得
静谧雅致，墨香四溢。陈设以“琴、棋、书、画、篆刻、
印、茶”为脉络，环顾四周，仿佛置身于一曲精致的东方
雅韵之中，美不胜收。诗友姐妹们走进这方艺术天地，
纷纷举起手机，拍摄慕白的艺术品，也定格自己沉浸其
中的优雅姿态。我则在各类书画篆刻作品前驻足流
连：那把折扇上写着老子的“居善地，心善渊”；书签上
是“天道酬勤，以声比心”；对联“水清石出鱼无数，竹密
花深鸟自鸣”意境悠远；金丝楠木摆件上刻着“有心之
器，酌于新声”；瓷器上的书画则是古琴减字谱《平沙落
雁》《酒狂》……那些隽秀的篆书，若不是慕白逐字逐句
念给我们听，我还真难以辨识，不由得感叹：艺术赏析
果然是分层次的。

窗边摆放着一架古琴，那是她工作间隙的休憩之
所，自弹自唱时，便是她最悠闲享受的瞬间。诗友张柳
随性坐下，指尖轻触琴弦、目光专注，绝非摆拍——她
与慕白既是诗友，亦是琴友。

同行者皆是杏花诗社的姐妹，唯有一位男士，便是
山西诗词学会老会长、书法家时新老师。他此番是有
备而来，头天晚上特意翻阅了王琼的相关资料、诗作
《黄河秋月》及一副楹联，到了工作室便挥毫泼墨。他
的书法与慕白的诗书画印相映成辉，引得大家纷纷围
拢喝彩。有人提议：“时老师，能为我写一幅吗？”时老
师欣然应允，慕白连忙递上纸笔。同行 12 人，人人都
得到了一幅专属墨宝，内容皆是女诗人们自己的作品，
大家视若珍宝，越看越喜爱。

这时我突然想起，2014 年秋天——也就是 11 年
前，山西诗词学会与山西书法家协会曾共同主办《砚
边七友诗书画印雅集》作品展。“七友”皆是省内外颇
具影响力的诗书画家，分别是袁旭林、郭齐文、殷宪、
李慧英、田树苌、
时 新 与 慕 白 ，其
中时新与慕白是
最 年 轻 的 两 位 。
这 么 多 年 来 ，我
时常在各类书画
展中见到二人的
身 影 ，而 我 始 终
以仰慕者的身份
前 往 观 展 ，乐 此
不疲。

那 天 在 慕 白
工 作 室 ，大 家 忙
着 拍 照 留 念 ，竟
忽略了不少细细
品 鉴 艺 术 的 机
会。慕白笑着对
我 说 ：“ 明 年 开
春 ，还 邀 请 姐 妹
们来，咱们玩‘我
诗我书’，好好尽
兴一番！”

（ 本 文 图 片
由作者提供）

闹 铃 一 响 ，林 诚 从 床 上 弹
起。路过考古博物馆时，微风徐
徐，屋脊上的八角铃发出“丁零
丁零”的清脆声响——桥边鸟雀
栖息，风来铃动，群鸟倏然飞驰
而去，他站在七孔桥上，听着铃
声伴着桥下潺潺流水，恍惚间勾
起了往昔的回忆。

刚考上建筑学校那会，这座
城市的博物馆还寥寥无几，那时
他总想着，毕业后要去博物馆工
作。可如今眼前的这座，已是本
地第 99 座新馆，开馆半年，他只
进去过一次。习惯了街市的喧
嚣，唯有置身博物馆，才能感受
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

到了公司，林诚将一罐白茶
递给泰和建筑公司的陈总：“陈
总，您吩咐的事办妥了。”陈总接
过茶，啜饮前抬了抬眼皮，目光
始终落在手边的《中国古建筑》

上——他向来更看重结果，没等林诚多说便打断了他的
话。林诚想起当初陈总曾问他：“你知道为什么选你留在
我身边？”在他之前，同一岗位的两个人都被解雇了。陈总
说：“小林，你身上有股闯劲。”旁人总说他轴，认准的事就
绝不放手，他自己也固执地觉得，年轻就是资本，这份执着
让他留了下来。回到工位，他把电脑屏保换成了一个奔跑
的男孩，默默给自己鼓劲。

晚上 6 点刚过，天还没黑。陪客户喝了一下午酒，林
诚一整天都没胃口，此刻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走
出办公室，正巧碰上陈总，对方神色凝重地交代：“小林，
后天有个重要客户，你好好准备。”林诚敏锐地捕捉到陈总
语气里的异样，心里泛起嘀咕：这客户非同一般，连陈总都
显得心事重重，若是他出面都难办，自己能做好吗？

在他眼里，陈总就像一座高大巍峨的古建筑，透着几
分清幽古朴，可每当看到陈总紧皱的眉头，他就像心里长
满了草，慌得没头绪。他总想为陈总分忧，却总觉得像拳
头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力。办公楼对面新开了一家刀削面
馆，一碗热面下肚，林诚重新找回了活力。返回公寓的路
上，耳边又传来“丁零……”的风铃声，那声音美妙得让他
眼眶莫名漫起迷雾。

又一天深夜，林诚才下班回家。路过博物馆时，暮色
四合，高大的建筑仿佛插入云霄，微风吹过，风铎阵阵清音
送来，竟似要击碎他的心事。他忽然注意到，建筑一角有
个不停摆动的小东西，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正是
这不起眼的风铎，让巍峨的建筑多了几分生气。此时风过
云散，月亮洒下银辉，建筑在夜色中更显壮观，风铎清音袅
袅不绝。

他学了这么多年建筑，竟从未如此认真观察过风铎的
妙用：它不仅能驱走鸟雀，保护建筑免受损害，更以清越之
声为厚重的建筑增添了灵动。林诚突然醒悟，自己何尝不
像这风铎？以前只知“不撞南墙不回头”，如今才懂“制心
一处，无事不办”的深意——除了执着，更需靠内心的力量
和智慧应对挑战，方能成事。浩渺夜空下，风铎声融入静
谧，宛如天籁，唯有静心感受方能体会其美妙。

此后的日子，林诚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桌面
上的设计图堆成了小山，公寓保洁阿姨每周来清扫时，都
要抱走一摞摞废弃的草稿。阿姨敦厚的身材、温润的性
格，总让他想起母亲——母亲每周日都会给他打电话，他
才惊觉，自己已经好久没回家了。可眼下任务紧迫，他顾
不上太多，只想全力以赴。他把手机铃声换成了从网上搜
到的风铎声，途中那悦耳的声响时时萦绕耳畔，给了他无
限动力。

与客户见面的那天，林诚提前来到约定的小学校。远
远就听到一个甜甜的声音：“叔叔，我想爸爸。”是陈总的
儿子乐乐。林诚知道陈总太忙，没时间陪孩子，便变戏法
似的拿出一个 U 形九连环智力玩具，哄道：“乖，爸爸在忙
工作呢。”乐乐紧紧拽着他的手不撒手，眼眶红红的。“周
日叔叔带你去博物馆，那里有恐龙化石，好不好？”“太好
了！我要看恐龙！”乐乐立刻破涕为笑。

会谈最终圆满成功。从那以后，林诚每次路过博物
馆，总会伫立许久，仰望那座高大的建筑，静静聆听风铎送
出的阵阵清音——那声音里，藏着他的成长，也藏着一份
笃定前行的力量。

尖草坪区的天怡山是美的。单是“天怡”二字，便如
半阕未竟的诗——藏着“天意怜幽草”的温婉，裹着“悠然
见南山”的旷达，让人遐想这方水土定是诗意与远方的注
脚，藏着令人心驰的幽静与别样风情。

天怡山的美，美在“天”成。它镶嵌在城市与乡村优
雅交融的得天独厚之地，名字虽带“山”，实则是被远山温
柔环抱的田园秘境。依偎吕梁山余脉，毗邻开阔垣地丘
陵，独特地理格局造就了宜人气候与肥沃土壤。雄伟的
现代风格牌楼如点睛之笔，流露着古典与现代的契合之
美。站在观景台远眺，冬日青山褪去葱茏，轮廓愈发清
晰，在澄澈天光下宛如淡墨长卷；近处田垄覆着薄霜，虽
无盛夏繁荫，却透着静谧安然，偶有耐寒的作物点缀其
间，为冬日增添几分生机。错落林带与瓦屋窑洞相映成
趣，偶有鸡鸣犬吠从林间传来，更添田园野趣。这般依山
傍水的选址，既远离城市喧嚣，又保留交通便捷，让来客
在寒冬中也能轻松步入田园诗境。

天怡山的美，浸润着红色文化的高贵。进入大门，红
色文化长廊静立在绿树浓荫间，展板上的老图片与翔实
文字，诉说着百年风雨中的峥嵘岁月。驻足其间，仿佛能
听见历史的回响，那些为理想信念奋斗的身影与故事，让
来客在观光之余接受精神洗礼，让天怡山的美不止于眼
前风光，更在于灵魂的丰盈。

天怡山的美，美在“怡”人。自 2013年开园，这片 300

亩土地十年间完成华丽蜕变，从单一农业园区成长为集
农林牧渔、文旅休闲、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
农耕园里，老式犁耙、竹编箩筐静静陈列，触摸间可感时
光厚重；四季采摘温室内暖意融融，鲜嫩蔬菜挂满枝蔓，
游客可亲手采摘尝鲜，感受冬日里的田园生机；养殖园里
禽畜自在踱步，孔雀开屏添彩；射箭场里年轻人拉弓搭箭
尽显专注；手工坊内孩子们用彩泥、布料创作专属小物
件；厨艺体验区里大家跟着厨师学做农家菜，烟火气中满
是欢声笑语。四季温室内江南兰草亭亭玉立，北国松柏
苍劲挺拔，一草一木浓缩南北风光精髓，宴会厅与会议室
可满足多元需求，织就出鲜活的冬日田园长卷。

天怡山的美，美在“醉”人。它的前身是承载记忆的
太原果树场，这片农耕沃土即便在寒冬也藏着生机。最
令人称奇的是珍贵的金花葵，虽已过花期，却被匠心打造
成花茶、佳酿等系列特色产品，每一口都藏着自然馈赠与
时光沉淀。金花葵全身是宝，兼具经济与实用价值，成为
赋能健康生活的特色产业，为冬日增添了别样滋味。

天怡山的美，美在“沁”人包容。孩童可在养殖园与
小动物亲密互动、在手工坊发挥创意；年轻人能在射箭场
挥洒激情、在温室花海里定格浪漫；长辈们可在林间步道
漫步，呼吸清新空气，在农耕园追忆往昔岁月。

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天怡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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